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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张照东

2023年7月30日14时许，在我市市中心某高档住宅小区的一套
单元房某医美“工作室”内，喻非开始接受预约好的医美项目，并扫码
支付了2.7万元费用。随后在“手术室”，由“工作室”的“陈大夫（前述
非法行医案被告人陈某）”为她进行多个项目的手术。前几个项目的
手术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完成后，陈某让喻非换到另外一张手术床
上，继续做第四个被称作“私密”的项目。

后来的法医鉴定结果显示，喻非死于私密部位注射玻尿酸致肺
动脉栓塞死亡。也就是说，从喻非向陈某支付2.7万元费用并接受非
法医疗美容手术时起，她的生命就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陈某与其妻的供述及证词显示，做完“私密”项目后，喻非就浑身
抽搐，“和之前的手术对象表现不一样”。陈某以为她是低血糖，还试
图给她糖吃。不料，喻非瘫坐在客厅过道上，陈妻拨打120求助。急
救中心医生赶到后，把喻非送往附近医院。当天20时许，喻非因抢救
无效死亡。

120救助记录显示，急救中心医生接到喻非时，她已经呈休克
状态。

医美本来是为了给自己锦上添花，不料想却命丧黄泉。

记者了解到，就在去接受“黑医美”的前一天，
喻非还和老家的父母通视频电话。电话里，她告
诉母亲，自己明天就能回家了。通完电话后，老
人正琢磨着给宝贝女儿做什么好吃的，却意外接
到天津警方的电话。女儿去世的消息犹如晴空霹
雳，让二老难以接受。女儿身体一直好好的，怎
么做个美容就死了呢？两位老人怎么也不会相信
女儿离世的事实，直到见到女儿冰冷的尸体……

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父亲来津后委托天津

唯辩律师事务所赵君君律师做他们的代理人，能
否认定犯罪嫌疑人陈某有刑事责任还有待佐证。
两个月后，煎熬中老人等来女儿的尸检报告。尸
检结果显示，喻非的私密部位提取的胶状物与其
肺组织内提取的物质主要成分相同，均为透明质
酸钠（俗称玻尿酸）。

陈某无行医资格、非法行医致喻非死亡，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36条
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明

知自己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仍非法行医，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造成就诊人死
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处以十年以上、十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诉讼过程中，赵律师帮着争取到了
经济赔偿，但老人的女儿永远回不来了。

因陈某出事后自首、赔偿、认罪认罚，检察
院建议量刑七年六个月，最终法院采纳了该量
刑建议，以非法行医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七年
六个月。

喻非的死亡，将一个营业六年、没有申请过任
何从业许可的“黑医美”暴露在阳光之下。陈某没
有获得医疗从业资质，没有相关从业经历，甚至没
有接受过正规培训。据陈某交代，他初二就辍学
了，从外省来津后投奔在美容店打工的母亲，后取
得大专学历，专业是土工工程，跟美容不沾边。唯
一的医疗美容专业受训经历，是在外省一家美容院
进行过医疗美容的观摩实习，然后就在津开始自己
单干。

在审讯中，问及为什么在没有取得相关资质的
情况下常年做医疗美容，陈某说：“利润高啊，实在
是太高了。”

陈某的医美机构坐落在市区一个社区单元房
内，他在社交媒体上称其为医美工作室。事实上，
他的机构没有悬挂展示或张贴任何招牌标识，如
果不是知情人，外人很难知道这个单元房里的人
在做什么。所用的器械和耗材有的是自己在网上

买的，有的是通过微商购买。东西进价不贵，收费
却动辄千元甚至数万元。据陈某交代，自己给喻
非注射的是丰体针，不是玻尿酸，因为玻尿酸贵，
丰体针便宜，为了控制成本，自己给客人做脸才用
玻尿酸，私密手术从来都只用丰体针。鉴定显示，
所谓丰体针主要成分为玻尿酸。换个名称，价格
就差几倍。

他的工作室营销，一靠熟人口口相传，二靠自
己在社交媒体推广。他给自己和妻子弄了几个手
机和多个微信号，找广告公司给他编辑了好多医疗
美容前后对比照片，以及将其他医疗美容机构的手
术视频包装成是他自己的，发到朋友圈。一条信
息，多个微信号转发，一来二去就有了客户和流量。

熟人介绍来的客户，陈某按照收入情况，给介
绍人五成的好处费。陈某的很多客人都是被介绍
来的，喻非也是。

介绍喻非到陈某处接受医疗美容手术的韩某

说，她也是外地来津人士，在津开有一家生活美容
机构，喻非就是在她家做美容时认识的，一来二去，
二人就熟络了。之前她本人在陈某这里接受过双
眼皮整形等微整手术，后来介绍喻非来这里进行过
一次手术，手术费用的一半，陈某作为介绍费返给
韩某。这是第二次手术，喻非出事了。

韩某说，给介绍人一半好处费是业内的规矩，
大家都这么干。至于陈某有没有相关资质，她没看
到，没问过，也不想问。喻非去世后，韩某一度被喻
非的家人控告，她辩称自己实际上已经把第一次收
取的介绍费转给喻非了，第二次没来得及收介绍
费，喻非就出事了。韩某没有为自己这个说法提供
相关证据。最终，韩某补偿给喻非家人几万元。

宁河区某美容机构经营者陶某也有过类似的
经历。先是她自己到陈某处接受微整，然后介绍多
人到陈某处做各种医疗美容手术项目。所幸的是，
陶某介绍的人都没有出事。

到陈某这里来做医疗美容手术的，除了美容店
经营者外，不少顾客都是像喻非这样，接受过高等教
育、有正式职业、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性。那么，她
们为什么没有质疑过这家破绽百出的“黑医美”？

除了通过熟人引客容易被信任外，这家“黑医
美”的选址和装潢都很“用心”。记者来到案发地实
地探访，该地点坐落在市中心的一个闹中取静的高
档社区。社区只有几幢高层，安保比较健全，刷卡乘
电梯，楼道内十分安静。

案发后，陈某的“黑医美”被依法取缔了，当事单
元房也没再出租。门前墙壁上贴着一张相关公司的
欠费通知，敲门无人应答。对面单元出来一位中年
女士，记者问她是否知道这个单元里曾经发生的事，
女士说不知道，“我不住这，我是在这打工的，老板租
的房子。”

房屋租售平台显示，该小区在二手房出租市场
价格较高，200平方米左右的单元房，月租金一般在
万元以上，有的叫价几万元。

当事房屋的房东王女士作证称，自己的房子买
来后没自住过，一直对外出租。2017年春天，一个
中年女子（陈某的妻子）通过中介联系她签了租房合
同，陈妻当时出具了一个咨询公司的营业执照，说要

开公司。那以后几年时间，王女士都没再到这个房
里来过，合同一年一签，每次续签的时候，陈妻都约
她在白堤路附近一家快餐店见面，最后一期合同签
到2024年春夏之交。几年时间里，王女士都不知道
自己的房子被人用来做“黑医美”。

一位曾经到此处做过医疗美容的女士回忆称，陈
某的工作室看上去比较气派，进门左手是一个卫生间，
右手是一间卧室，里面放了一张美容床和一台美容
仪。中间是一个大厅，右手边有厨房，左手边是客厅，
还摆放了长桌和椅子。再里面，是中间隔着一个卫生
间的两间卧室，一间被用来当作办公室，一间是“手术
室”。人们通常在办公室交钱，在“手术室”整形。

在客人们眼中，陈某偏瘦，戴着眼镜，很有亲和
力。被唤作“老师”的陈妻身材微胖，迎来送往，给客
人术前术后拍照，显得很正规。再加上熟人介绍产
生的信任和对陈某朋友圈宣传内容的好感，就没有
人考虑陈某和他的医美工作室有没有资质了。

陈某的手段是高明到没有破绽吗？当然不是。
陈某说，在他接待的客人里，一般没人问及他的资质
和资格，赶上个别人问起来，他就连忙转移话题，客
人也就不再追问了。手术期间与客人融洽地沟通和
交流，是他惯用的办法。交流过程中，人们只顾着感

受“陈大夫”的亲和力，而忘了验证掌握自己身家性
命的“陈大夫”有没有从医资质。

陈某说，他给喻非注射用的丰体针是俗称，他自
己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包装上全是英文。卖给
他的人说，是美国产的，陈某自己也这样给客人介
绍。实际上，包装上明明显示“MADE IN KO-
REA”（韩国制造）。

可惜的是，包括喻非在内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
的受害者，她们都没有看到这一破绽。

此外，陈某根本没有正规的医疗垃圾处理措
施。据陈某后来交代，喻非手术当天，妻子随120去
医院后，他把所有喻非的手术用品全都装进一个垃
圾袋，扔到小区门外的垃圾桶里，就开车回家了。后
来，听妻子在电话中说，病人可能救不回来了，他才
到派出所自首。

赵君君律师接受被害人家属委托后，经咨询
相关专家得知，喻非当时出现的一些症状已经是
休克的表现了。虽然陈某与其妻求助 120，将喻
非送去了医院，但在120急救大夫及医院急诊大
夫询问病情时，陈妻起初并未说出陈某对喻非实
施非法医疗美容手术的真相，经医生一再追问，
直到最后才说。

“一些没有医疗资质的个体商家违规经营，不少消费者风险意识差，让
小小的穿耳孔项目蕴含着大风险。很多消费者不知道穿耳孔术属于美容外
科一级项目，应当前往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资质并设有医疗美容科
或整形外科的一级综合医院和门诊部，或者设有医疗美容科的诊所和更高
等级的医疗机构内开展，从事穿耳孔术的工作人员也必须具备执业医师资
格。”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李洪智解释他们为何在去年开
展医疗美容行业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李洪智说，去年年初，该院公益诉讼“随手拍”举报平台接到群众反映，
某区多家美甲美睫店未公示营业执照及相应医疗机构执业资质，私自开展
打耳洞服务。通过实地走访某区五家美甲美睫店铺、现场拍照录音及时固
定收集证据，同时线上筛查“大众点评”“美团”等电子商务平台，保存店铺信
息和资质证书，进行类比分析，梳理发现70余家个体工商户在未依法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穿耳孔术医美服务，且在电子商务平
台上发布穿耳孔术团购活动，明确了四类违法违规情形和公益受损事实。
并通过协作机制，督促区级行政机关集中开展了生活服务类平台非法医疗
美容线索排查整治工作，促进医美行业规范化发展。

穿耳孔乱象只是近年来医美行业野蛮疯长的冰山一角。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转变，医美市场需求催生“颜值

经济”，医美正成为居民新消费的典型代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2023年医
美消费规模突破2000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医疗美容市场，未来三年还将保
持15%左右的年复合增长。

一方面医美消费需求强势增长，另一方面野蛮生长带来诸多乱象。为
了维护广大医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医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对
医美行业的监管力度加码上量。2017年到2022年，我国医美行业行政处
罚件数增长388%，医美行业裁判文书数量提升137%。去年多个医美监管
政策陆续出台，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督促加强医美广告监管》，5月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必须遵守卫生健康
有关行业准入的法律法规，业界将2023年称为医美合规元年，医美行业进
入强监管时代。

监管政策日趋严谨，整体趋势保持向好，但“黑医美”仍然有不小的生存
空间，医美行业供应端的“小、散、乱”现象仍存，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
是，与庞大的医美需求相比，我国专业医美医生严重不足，此外消费者风险
意识也不足。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医美机构十大运营风险及预警报
告》显示，其中有关购进无合格证明文件的毒麻药品以及使用违法添加药品
成分的消毒产品成为2024年医美行业重大高风险预警。

需要强调的是，注射玻尿酸属于医疗行为，而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被严格
监管的医疗器械。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注射用交联
透明质酸钠凝胶（即玻尿酸）、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凝胶（即玻尿酸）、胶原蛋白
植入剂、注射用聚左旋乳酸填充剂等整形用注射填充物，以及人工乳房植入
体、气管支架、支气管内活瓣等均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显示，国家对医疗器械按照风险程度实

行分类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风险程度低，第二类具有中度风险，而
第三类具有较高风险，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
有效。

玻尿酸填充只要是用锐针操作都会有一定风险，因为身体面部的毛细
血管像树根一样无处不在，扎在毛细血管上，就有可能造成栓塞，轻则局部
坏死，中则双目失明，重则成为植物人。专业医师在实际操作时需要规避很
多风险，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在操作中漏掉了某个动作也有可能出现栓
塞，更何况没有经验的非正规医师。

首都医疗美容立法研究与普法宣教志愿者组织副秘书长郑冬青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求美者找美发院店主、美甲店店主、按摩院店主等个体美
容院操作医疗美容项目的案例在行业内比较常见。部分“90后”客户知道第
三类医疗器械必须在医疗机构使用，但大多数求美者并不知道。大家更关
心的是玻尿酸可以打在哪些地方，效果如何，这些求美者关注对美的期望，
而不是产品本身，只有少部分有经验或是曾经上当受骗的求美者，才会到正
规医美机构进行医美，非常谨慎地使用合格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整体来看，当前医美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具
体化、系统化，核心是让医美回归医疗本质。
“什么是回归医疗本质？答案有两点。”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常务秘书长

曹德全说，就是医疗服务和医疗质量，注重患者体验和医疗安全。
医美行业想要高质量发展，需要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行业上游企业、中

游机构、下游平台、终端消费者共同努力。

记者通过一位经常“动刀”的女性朋友联系到从事医美行业多年的吴
芳，听她讲述当下医美行业一些内幕和风险。

吴芳原来是一位三甲医院的护士长，在不惑之年从公立医院离职进入
医美行业，一干就是十年。她说，这十年正是医美行业快速发展的十年，相
比原来的工作收入更高，但从业风险也增加了。

当下医美乱象的确存在，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无资质、无技术、无经验的
非专业医美从业人员敢冒风险开展整形类手术。比如西安一“技术院长”在
自己的整形医院整形死亡，这家整形机构没有麻醉资质，属于超范围违规操
作。无知者无畏，往往是没有从医资质和技术经验的更敢下手操作，有的
“江湖名医”竟然在宾馆里给顾客做抽脂手术，这也是导致当下医美事故多
发的主要原因。

注射玻尿酸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比如注射玻尿酸不可以使用
锐针直接注射，而且注射进皮肤后要极力回抽回血（玻尿酸黏稠不容易见到
回血，医生会极力回抽直到确定注射层次不在血管才会安全注射），而且一
般注射玻尿酸会在旁边放置一瓶玻尿酸溶解酶，如果出现误穿入血管，他们
会即刻用溶解酶溶解掉。还有就是正品玻尿酸会在半年至一年左右时间自
己吸收掉，所以玻尿酸填充要反复进行。正规医美机构所用的医疗器械都
是很安全的，但很多不正规的小医美机构或者美容店不懂其中的风险，盲目
操作，风险就会升级。

很多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美产品进入市场，无法保证消费者的治疗安
全，比如水光类产品就鱼龙混杂。国家规定医美产品必须是符合药械标准
的产品，但“械”字号的价格又很贵，包括一些正规医美机构也会用一些“替
代品”来以次充好获取更大效益，“黑医美”产品更是没有安全保障。

如何避免在医美中“掉坑”？吴芳说，一是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出了问
题也有地方维权。二是要核实医美机构和医护人员资质，不要轻信朋友的
介绍，找三无的游医操作。三是要详细询问和查看注射类产品是否合规。

总之，动刀有风险，医美需谨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美丽
的成本再高，也不应是宝贵的生命。近

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非法行医
案。案中被害人喻非（化名）刚过而立之年，受过高等
教育，却因盲信“黑医美”命丧黄泉。垂髫幼女没有了母亲，
花甲老人痛失爱女，法律可以讨来公平，生命却无法重来。
“黑医美”属于非法行医，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

就在喻非殒命前不久，我市还进行过一次多部门联合行动，对包括
非法行医在内的医疗美容行业乱象进行整治，并曝光了一批违法违
规医美典型。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行动余温未散，喻非就丧命于“黑
医美”。 梳理这起案件全过程，很多环节令人警醒。

非法行医致人死亡“黑医美”陷阱触目惊心

“要美”缘何成了“要命”

熟人介绍 自己推广“黑医美”营业六年

“喻非”们为何失去了质疑能力

强监管时代：让医美回归医疗本质

一位资深医美从业者眼中的医美

生命最后6小时 她经历了什么

明天回家 无法兑现的承诺


